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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幕间


  “……啊……好美……”


  这里是爱尔文·加尔得，库莱维州尼尔拿郊外的某片海岸。


  眼神空洞的黑发少女正拿着一枚贝壳喃喃低语。


  克拉米·杰尔，十八岁。她是侍奉于森精种名门尼尔巴连家的——奴隶。


  当天，她以使者身份前往与尼尔巴连家有生意往来的某个贸易港口的商家。


  在归途中，经过海岸的时候她发现了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，便顺手捡了起来。


  那是一枚巴掌大小的贝壳。拂去沙尘后对准太阳，穿过贝壳的阳光便化成七彩的光辉洒落下来。


  于是克拉米便毫不犹豫地将贝壳抱在怀中，并观察四周。


  ——“十条盟约”中是禁止“掠夺”行为的。


  也就是说如果存在“拥有者”的话，这条路上的一草一木是任何人都无法“偷走”的。


  克拉米就这么抱着贝壳谨慎地尝试着后退了几步。


  ——而“盟约的禁令”——并没有生效。


  也就是说，这枚贝壳是没有主人的。


  那么就可以把这枚贝壳占为己有了——普通来说的话确实如此。


  “普通来说……吗。”


  对于奴隶而言，想要“占为己有”必须进行额外的申请。


  克拉米的脸上浮现出自嘲的笑容，便带着贝壳离开了沙滩。


  ——……


  “——主人，我捡到了这枚贝壳。”


  克拉米正跪着对自己的主人请命。


  主人——一头奶油色长发的森精种，菲尔·尼尔巴连。


  被侍女环绕的菲尔露出了璀璨的微笑，但是——


  “希望你别总是为了这种垃圾来跟我报告哦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”


  她用看着垃圾一般的目光说完后，就带着侍女们离开了。


  ——就这样，终于以一句“你自己看着办”完成了申请。


  这就是爱尔文·加尔得内奴隶的现状。


  奴隶是没有“所有权”的——不，应该说是没有任何权利的。


  奴隶是主人的所有物，而所有物的所有物全都是主人的。


  而且这是根据“盟约”订立的条款，所以是绝对的。


  要说唯一的例外的话，那就是克拉米——


  在即将离去的时候，主人悄悄地转向这边。


  ——贝壳很漂亮哦，要好好珍惜才行哟，她用视线如此告知。


  没错，克拉米和“普通的奴隶”比起来稍微有点特别。


  克拉米的主人菲尔·尼尔巴连——是朋友。


  她将区区一介奴隶的克拉米视为挚友。


  ——以自己的家族从曾祖父那一代便成为奴隶这点来看，是很异常的。


  就算被视为朋友而跟随她，或许还是应该理所当然地抱持憎恨才对。


  ……如果，对方不是菲尔的话。


  只有菲尔在无时无刻地对陷入困境的克拉米伸出援手。


  痛苦的时候，哭泣的时候，她总会在私下里进行援助，成为了克拉米的支柱。


  但菲尔不仅身为尼尔巴连家——名门的千金，并且还继承了先代的遗志成为了爱尔文·加尔得的代理上院议员，所以她不能在公开场合展现这种态度。


  否则的话一定会传出丑闻，人们会嘲笑她和会说话的猴子成为了朋友。


  因此她就算只是摆出毫无愧疚的表情，说出这些违心的话也已经是极限了。


  然而克拉米认为——这样就好。


  对于从曾祖父这一代就成为奴隶的克拉米而言，能拥有这种待遇已经非常满足了。


  自己还有同伴。就算表面上不能被人察觉，这也够了。


  真的……够了。


  *


  当天半夜。


  菲尔走进了位于尼尔巴连邸一隅的克拉米的房间。


  “克·拉·米～❤你今天也很寂寞吧，你最爱的菲尔来陪你睡觉咯——”


  “啊、稍、稍等一下菲，我马上——”


  克拉米慌忙揉了揉眼睛，并假装一副平静的样子，但是……


  菲尔扫视了这个寒酸的房间——就像文字所描述的寒酸过头的房间。


  房间里只有一件奴隶外套，以及为了不让主人蒙羞而略有装饰的外出用服饰。


  另外地上还铺着一张草席，这甚至不能称作一张床——完全就只是一个巢穴。


  不仅如此——一个理应存在的东西，却不见了。


  “——早上的贝壳，在哪里？”


  “……扔、扔掉……了。”


  “——应该说是被抢走，然后被迫扔掉的……对吗？”


  身为奴隶的克拉米是不能对贵为主人的菲尔撒谎的。


  虽然克拉米只告知了部分事实，但是她因为惊恐而颤抖的肩膀却诉说了一切。


  身为奴隶的克拉米如果想要拥有一件东西的话必须获得主人的许可。然而如果爽快答应，并且一直偏袒她的话，那么侍女们就会更加过分地对待克拉米。


  所以菲只能口是心非地将其称为垃圾。


  既然主人说这是垃圾的话，那么这个东西就是“不属于任何人的”——仅仅是一个垃圾而已。


  从克拉米的反应看来，侍女们可能真的按照字面意思把这个当作垃圾拿走了。


  不仅如此，她们可能把这个垃圾——贝壳当场砸碎了，这些事情通过克拉米充血的双眼便能想象。在侍女们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非常寒酸的房间，无论克拉米拥有什么都不会让她们顺心——即便只是一枚贝壳。


  想到这里——菲尔已经忍无可忍了，于是。


  “把她们都解雇了吧。”


  菲尔满脸微笑，声音中却充满了阴暗。此时克拉米立刻阻止她。


  “等下，菲，不是这样的！！”


  “这没有任何问题吧？现在我才是尼尔巴连的当家哦。竟然要我眼睁睁看着挚友遭受伤害，这是不可能的哦～？”


  本来的话应该将她们从社会中——不对，是从物理意义上抹杀掉才解气，不过还是解雇吧。


  这样应该感谢自己才对吧，菲尔就这样半开玩笑地想着这些。


  “这样的话会给菲造成麻烦的啊！我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！”


  克拉米以毫不退让的口吻劝阻。


  在这里工作的女仆们，即便家世不如尼尔巴连家，但也都是名门出身。


  如果只是因为欺负奴隶就被解雇的话——菲尔会遭到报复的。


  “菲，拜托了……我只要菲能在我身边就行了，就算身为奴隶也没关系，但是——”


  此时克拉米的眼角留下了泪水恳求道。


  “如果因为我的错而给唯一的挚友带来麻烦的话——我决不允许……求你了——”


  “克拉米……”


  “我没事的——毕竟在这个国家，人类种甚至连狗都——”


  菲尔紧紧抱住了克拉米，打断了她接下来要说的话。


  然后一边微笑，一边抚摸克拉米的头发安抚她。


  但是——她眺望着虚空的瞳孔中仿佛岩浆奔流一般散发着怒火。


  与这个祥和的笑容相反，一抹黑暗的思绪在菲尔的脑中生根了。


  ——这个国家，正在腐烂。


  对于森精种而言，他们天生就认为自己高高在上，甚至对其他种族——其他人嗤之以鼻。


  因此那群垂涎尼尔巴连家的资产而趋之若鹜的寄生虫也是如此。


  所以克拉米才会说在森精种眼里人类种甚至连狗都不如——她说得一点都没错。


  至少在这个国家，这种认知已经成为了共识。


  奴隶——奴隶是什么？


  在爱尔文·加尔得内如果用盟约来定义“奴隶”的话，那么奴隶这个词还不够恰当。


  ——畜生。甚至可能连畜生都不如。


  如果主人下令“把指甲一个个拔下来”的话，他们是不可能抵抗的。


  甚至也不允许因为疼痛而休克，因为“盟约”的存在，这就成了绝对的命令。


  然而，这种疯狂行径却好似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共识。


  而且这个国家还大放厥词说自己是“民主国家”。


  菲尔认为——这只是一个让人笑不起来的低劣玩笑。


  无论是上院议会还是下院议会，选举制度都只不过是形式主义。


  当菲尔担任代理议员——也就是当她以女儿的身份继承亡父的职责时，她便醒悟了。


  想要成为议员的三个条件是，家世、财产、还有旁门左道——只有这样。


  无论是上院还是下院议会，最终也只不过是“元老院”的爪牙，而构成“元老院”的人都是出身于更显赫家世的——准确地说就是一群愚蠢的老爷，这是连选举都省略的完全世袭制。


  甚至就连由全权代理者率领的顾问团也很难反抗“元老院”的决定。


  如今爱尔文·加尔得的全权代理者——就菲尔看来也是岌岌可危的。这个男人是公认的“最强”的全权代理者，而且他还获得了民众压倒性的支持，就算如此也只能勉强与“元老院”抗衡。


  不过他的任期只剩——三年零几个月了。


  虽然现在“全权代理顾问团”正在牵制“元老院”，但是一旦他们失去了全权代理，“元老院”和其他议会会如何报复呢——这点很容易想象。


  就像刚才所说的——这里正在腐烂。正在不停地腐烂。


  这种国家，还是毁灭一次算了。


  如果真的能实现的话，索性——


  “克拉米。”


  菲尔松开了紧抱着挚友的手，然后如此宣告。


  “我，要放弃‘持有克拉米的全部权利’哦。”


  “——咦？”


  仅仅一句话。


  仅仅就这一句话，克拉米·杰尔就解除了“奴隶”的身份。


  从小开始一直束缚着她的生命和人生的枷锁，就这样轻易解除了。


  “等、等一下——”


  但是获得“解放”的克拉米却脸色铁青，断断续续地说。


  “菲，你要抛弃……我了吗？”


  即便从奴隶的身份中获得了解放，她的脸上却看不到一丝喜悦。


  此时她的脸上充满了悲伤，甚至充满了绝望。


  这是肯定的——菲尔如此坚信。


  因为克拉米她什么都不懂，不知道何谓自由。凭借自己的意志前进，凭借自己的意志奋斗，她一定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事情吧。


  这是肯定的——因为这些事情是不可能被允许的。


  而不允许这些事情的又是谁呢？


  菲尔紧咬着嘴唇把这些苦闷吞了下去——就连一如既往的灿烂微笑也一并消除，然后说道。


  “克拉米，我希望你能发自内心地微笑，你能幸福的话——比什么都好。”


  菲尔用自己轻轻颤抖的手握住了克拉米瑟瑟发抖的手。


  然后——继续说道。


  “奴隶的枷锁已经消失了，我想听一听……克拉米自己的愿望哦。”


  面对不知所措的克拉米，菲尔垂下了视线，好像在忏悔着什么。


  ——此时她在心中暗暗地下了“两个”决心。


  “无论我多么想成为你的挚友……但是想到尼尔巴连家对你的家族的所作所为，我就失去这个资格了……所以……”


  “菲。”


  本来想好好思考谨慎回答的——但克拉米直接打断了菲尔，立刻回应。


  “我不想听这些无聊的事情。无论有没有盟约，我的答案都不会变。”


  也就是说，答案是唯一的。


  “我只要菲就好。如果菲也失去笑容的话，我也不会笑。因为对于我而言，最重要的只有菲而已。”


  ——……


  “……真、的……吗？你能发誓吗？”


  “我发誓。所以——求你了，我是只属于菲的奴隶。”


  面对这句话，菲尔犹豫地垂下了视线。


  “但是……克拉米……”


  “‘那个’是，那个枷锁是我和菲之间的羁绊啊！就算只是一文不值的‘奴隶’也好，因为只有这个契约是其他森精种——任何人都无法夺走的……”


  说完，克拉米便脱力地垂下了头，接着断断续续地用细微的声音说。


  “求你了……贝壳什么的根本无所谓。如果失去了和菲的羁绊的话——我……”


  ——就活不下去了。


  面对如此倾诉的克拉米，菲尔还是垂着眼睛思索着。


  到底是谁把她的心塑造成这样的？


  从她曾祖父那一代开始，她的家人就都成为了“奴隶”，人类种就是因此才能在森精种的集团中生存下去——这是非常残酷的。此时菲尔才意识到，自己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。


  ——我想听克拉米凭借自由意志说出自己的心愿，所以才解除了“盟约”这么问她的。


  但是，这个真的是——克拉米的自由意志吗？


  毕竟所有的自由都被剥夺了，最后根本不可能自己抓住自由吧。


  菲尔垂着眼睛隐藏自己的泪水。自己被需要这件事确实让人安心，但是自己被需要却又感到一种莫名的罪恶。


  扭曲的关系，扭曲的情感，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菲尔已经完全搞不清了。


  但是——即便如此。


  “我的愿望和克拉米一样哦——所以说……”


  拭去了即将落下的泪水，菲尔毅然舍弃了“第一个决心”。


  第一个决心——如果克拉米拒绝自己寻求自由的话，那么便满足她的愿望。


  原本只要克拉米能够幸福的话，那么自己便打算舍弃与克拉米长相厮守的幸福时光，如果克拉米没有如此要求的话——那么只能贯彻“第二个决心”了。


  如果要让克拉米变得幸福的话，那么菲尔也必须一起幸福才行。


  但是这种事情——在这个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。


  这个国家正在腐烂——这种国家，还是毁灭一次算了。


 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——


  “我们去夺取人类最后的王国——艾尔奇亚吧。”


  *


  ——菲尔如今正在报告的，就是这个计划。


  现在她正担任代理上院议员——所以一直到下次选举为止都有发言权。


  即便菲尔本身没有才能而被人轻视，但尼尔巴连家本身的影响力是不可小视的——当然，对此不屑一顾的人还是有的。


  于是便利用这点，向其他上院议员提出掠夺人类种的方案。


  现在艾尔奇亚正因为国王驾崩时的遗言，举办了国王甄选赌博大赛。


  趁此机会将森精种的间谍，也就是菲尔的奴隶——人类种送过去扶植为傀儡。


  当然，一定会有人产生疑问。


  毕竟那样的小国，而且只是人类种，如今还有什么价值呢？


  但是——听取提案的议员是一定会同意的。


  ——因为这能成为挑战“东部联合”的筹码。


  东部联合过去曾经四次挫败爱尔文·加尔得，是“唯一”看不到弱点的急速发展的国家。因为在游戏结束以后所有记忆都会被消除，所以就连游戏的内容也不知道。


  因此，如果让傀儡坐上艾尔奇亚的王座的话，就让他和以前的“愚王”一样去挑战。


  但是这个人类种是“这边的奴隶”，严格来说——并不能算是人类种。


  因为她的所有权利归菲尔所有，所以这样就能避免被东部联合消除记忆。


  ——当然，这种说辞只不过是陷阱。


  毕竟核心的内容——“如何让东部联合暴露游戏的内容”，这点仍然暧昧不清。


  然而——这就是关键。


  只要像这样自信地说出漏洞百出的提案——让人误认为这就是无能的人才会想出的方案。


  只要让议会产生这种认识的话他们就会同意——而且一定会同意。


  仅仅只是为了让尼尔巴连家“衰败”，所以才会同意这个方案。


  只要失败了，就可以把这个当作尼尔巴连家的失败，让其名誉扫地。


  因为无论事情如何发展他们都不会有任何损失，所以一定会同意。


  而且他们绝不可能注意到。也决不能让他们注意到。


  克拉米成为了艾尔奇亚的国王以后，菲尔接下来的矛头并不会指向“东部联合”。


  ——而是爱尔文·加尔得。


  为了胜利。为了让他们掉以轻心。为了能在不远的将来——毁灭这个臭气熏天的国家。


  从自己懂事起就一直被戏谑为“碌碌无为的五十年”，为了将这句话还回去——


  *


  ——菲尔正在克拉米的房间密谈。


  这件事只有森精种一流术者才能察觉的——或者也不一定能察觉的。


  如今房间展开了隔音术式——另外还展开了遮蔽术式专用的术式来加以隐藏，这么做甚至消除了精灵的反应。


  被称为尼尔巴连之耻的——当代最强的术者之一，菲尔这么问道。


  “克拉米你感觉如何啊～♪我想你一定能轻松获胜的吧❤”


  “……”


  与表面上祥和的微笑相反，她内心的想法和谋略却像恶魔一样狠毒，对此克拉米只能从喉咙里发出些微的声音。


  “下次选举开始的话，我大概已经跟其他议员翻脸了吧，甚至会被踢出议会。那么在这之前要将艾尔奇亚收入囊中，再从爱尔文·加尔得那里抢来一些领土最后一拍两散就行了哦♪首先我们要假装去牵制东部联合，接着克拉米对我进行宣战布告的话，元老院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哦。等夺走了必要的领土以后，就封锁一切贸易途径……可不要陷入不得不一决胜负的状况哦♪”


  ——菲尔就这样一边露出璀璨的笑容，一边告知作战内容。


  总的来说就是——菲尔背叛了森精种，而且还准备暗算他们。


  原来如此，只要是人类种的国家的话，克拉米也能顺利定居——但是。


  “但、但是这样的话，以后菲就无法获得幸福了吧。”


  眼前的挚友如今舍弃了一切，并将伴随自己前往那片荆棘之地。


  但是——菲尔却噗哧一笑。


  “我的话，只要克拉米幸福的话我也就幸福了哦？克拉米你发过誓的吧。”


  “——什……”


  骗人的吧——然而菲尔却正视着自己——


  “没关系的哦，我会假扮成人类的哦。虽然东部联合确实是个难题，但是只要能从周围的国家夺取土地扩大人类种的生存范围的话，那么我说不定也能创造适合自己生活的场所哦～♪”


  ……


  “……菲，那个……为什么……为了区区一个奴隶做到这种地步。”


  “克拉米，你讨厌这样吗？”


  “并没有——但、但是为了我，菲你究竟失去了多少——”


  面对这个疑问，菲尔却笑着立刻回答。


  “只不过是家世、财富和名声罢了，如果能够买到克拉米的微笑的话，简直是赚翻了哦。”


  ——这个回答让克拉米深深地把头埋了起来。


  她已经知道所有的计划了，就连菲尔没有明说的事情也察觉了。


  这是温存了五十年的反抗——甚至会导致亡国的反抗。


  仅仅为了克拉米一个人，最终她决心舍弃这一切。


  “……”


  克拉米想，如果说自己不高兴的话那只不过是自欺欺人。


  菲尔竟然会为自己设想到这种地步，没有这更让人喜极而泣的事情了。


  但是，这样的自己真的有如此的价值吗——


  “那么，我就要重新定下奴隶的盟约了哦～”


  菲尔的话语打断了这道思绪，克拉米略微睁大了眼睛苦笑着。


  “又要读那段像是法典的盟约书了啊。谁叫你你想都不想就放弃了盟约——”


  正式的“奴隶盟约”并不是光凭口头就能完成的。


  真正的盟约会剥夺“一切的权利”，就连吃饭、排泄、睡眠这种维持生命的行动都要一一下令才行，所以想随意使唤奴隶是十分困难的。但是如果为了图方便允许奴隶的一切行为，那么奴隶便会用自己的意志行动，甚至会背叛自己的主人。


  所以要成为完全的“奴隶”的话，就必须破坏所有的意志，并且排除所有琐碎的东西。


  只有将这个冗长而复杂的——可以匹敌法典的盟约读完，并且发动“向盟约宣誓”的游戏，然后打败奴隶，“奴隶契约”才算完成。


  不过这确实很像爱尔文·加尔得严谨又无情的作风，不过——


  菲尔却微微一笑，然后说道。


  “那种垃圾文书，我才不读呢♪”


  “什么……？”


  克拉米的眼睛嘭地一下瞪得很大，接着菲尔愉快地宣誓。


  “菲尔·尼尔巴连要向克拉米·杰尔发起挑战了哦～游戏的赌注就是～——‘无论疾病还是健康，两人都会白头偕老’哦——♪”


  “等、等一下菲！这不是奴隶的！这好像是结结、结婚契约啊！？”


  “咦～？这两个东西不是差不多的吗～？”


  “不一样！完全不一样。怎么可能一样！”


  而且实际上——这只不过是有名无实的契约。


  如果用这种契约的话，实际上是不会产生任何拘束力的——


  面对手忙脚乱出言相劝的克拉米，菲尔仍旧笑着继续说道。


  “我和克拉米渴望的是‘羁绊’，而且是用盟约增强的～‘谁都无法破坏的誓言’哦，所以无论是朋友、奴隶还是夫妻，这点小区别完全不用在意嘛❤”


  “——————不对，冷静想想的话区别很大吧！？”


  “才没那种事呢～来来，赶紧把盟约……”


  如果想获得谁都无法夺走的枷锁的话。


  那让我也置身其中吧。这就是菲尔·尼尔巴连的答案。


  接着，她收起了笑容。严肃地——发誓。


  “我一定会创造出——能让克拉米充满笑容幸福生活的场所的哦。”


  ——自己有这样的价值吗。


  ——这个疑问如今仍然在脑中盘旋，但是克拉米仍然轻轻地点头了。


  *


  这只不过是一个月前发生的事情。


  让人有些难以置信——克拉米如今还是这么认为。


  *


  ——……


  ————…………


  国王甄选赌博大赛、互夺存在的黑白棋——在这些超脱常理的连战过后。


  艾尔奇亚VS东部联合的战斗也已画上了句点，此时回到爱尔文·加尔得的克拉米正身处寒酸的奴隶房间，躺在久违的草席上，她一边仰望着天花板一边苦笑着把玩着手上的硬币。


  望着用手指翻滚的硬币，此刻浮现在脑中的是——那个男人。


  当时那个男人毅然地直视着自己的眼睛，直视着躲在森精种背后的自己的眼睛，并如此说道。


  “……不要，太小看人类了，吗……”


  当时，克拉米无论如何都无法相信这句话。


  那个无法使用魔法的，却看透了克拉米的——那道身影。


  他不仅对森精种，甚至对所有的种族放出豪言——不要小看人类。


  从他当时的气势来看，感觉他甚至连上位种族——连神都能蹂躏。


  按常识来想的话，这只不过是天方夜谭。


  何况对于克拉米而言，她早已痛彻地体悟了自己在森精种的魔法面前是多么的渺小。


  否则她的家族也不用世世代代以奴隶的身份续存了。


  所以当时的她才会怀疑。其他种族也会怀疑。因为这才是常识。


  但是真正应该怀疑的是别的事情。而且是在更早的时候就应该怀疑的事情。


  结果——直到共享了记忆以后才发现这件事情。


  “是啊——我应该怀疑的是他们的精神是不是正常。唉，他，应该说他们两个人——都疯了。”


  她忍不住笑了出来，同时一边回忆。


  她回忆的是在向东部联合挑战之前，与自己共享的记忆——空的记忆。


  他的记忆简直就是一场噩梦，而且可以肯定这些记忆至今还在蚕食着自己的精神。


  但是，记忆里同时拥有——可以彻底吹散这场噩梦的东西。


  那就是——璀璨耀眼的光芒。


  她再次笑了起来。但这次并不是苦笑，而是无所畏惧的笑容，然后紧紧握住旋转的硬币。


  ——还有很多事要做。


  菲尔如今正在向元老院的老不死们报告东部联合游戏的情报。


  现在她所报告的，当然是通过与空的盟约而篡改记忆以后创造的——虚假的情报。


  而现在自己能做的只是走出自己的房间，然后——


  “刚回来就这么懒散啊，别忘了你的身份。”


  “你居然一直穿着外出用的衣服吗？赶紧去换上那件破破烂烂的垃圾吧？”


  ——出门就遇到了尼尔巴连家的女仆们，真是令人怀念。


  在不久之前，自己仅仅只是被这些人看着都会紧张不已——但是现在——


  现在自己已经拥有了那个连菲尔都敢利用并且欺骗的男人——空的记忆了。


  所以自己才能看着眼前的森精种——而且是带着一丝怜悯观赏着她们愚笨的嘴脸。


  想到自己曾对这些人惧怕无比这件事，就觉得非常滑稽。


  “——还有，那枚硬币是怎么回事？”


  这群蠢货中的一人注意到了克拉米手上的硬币。


  在空的记忆中有无限的骗术和谎言。


  为了能协助菲，这些知识早已全部铭记于心——虽然这么说有点言过其实。


 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对付她们呢，克拉米一边打着小算盘——然后突然想到。


  ——还有很多事要做。


  现在，自己就先把眼前的事收拾了吧。


  比如说——像一个奴隶一样进行“扫除”，该怎么行动呢？


  “抱歉，这只不过是主人寄放在我这里的东西。”


  一边压抑笑容，一边恭敬地呈上五枚硬币——然后撒谎了。


  只不过是寄放的东西。也就是说如果夺走这些的话就等于是夺走了菲尔的东西。


  面对发出警告的克拉米，女仆们有一瞬间产生了胆怯，然而其中带头的侍女却发出了嘲笑。


  “——哈，真不愧是尼尔巴连家的耻辱呢。不仅连一个人类种国家都没夺走，甚至还在奴隶身上寄放这么多钱——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。”


  “应该什么也没想吧？毕竟应该供给大脑的营养都跑到胸部去了嘛。”


  “呵呵，确实有可能！”


  面对口出狂言的侍女们，面无表情的克拉米洒下了更多的饵料。


  “——虽然您这么说，但是主人利用这件事情迫使东部联合的游戏曝光了。从这个结果来看，我觉得已经获得了吞并世界第三大国的关键了吧……？”


  ——当然这也是假的。


  因为菲尔向元老院报告的是虚假的记忆——但是。


  “这是威尔卿的功劳哦。他最大限度地活用了吊车尾（菲尔）的失败呢。”


  “她应该搞清自己的身份保持沉默才对的，就是因为她在议会上夸下海口才会让自己的无能败露的嘛。”


  ——没错，一切都很顺利。


  如今侍女们都笑个不停，她们一边露出轻蔑的笑容一边不停地嘲讽。


  仔细一看就可以确信，她们每个人都在肆无忌惮地侮辱菲尔。


  克拉米一边在心中念道“咬饵了”，一边满面微笑地说。


  “恩，那么，你们这些蠢货也赶紧给我搞清自己的身份吧？”


  ——


  因为克拉米突然间判若两人的态度，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。


  “——哈？你这家伙，刚才说什么了？”


  “诶呀诶呀……您明明听得很清楚啊。”


  面对微笑的克拉米，愤怒的森精种们脸上露出了阴险的笑容。


  “看来你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呢……有必要重新调教你了呢……”


  “我的身份？……抱歉啊，我真的忘了。那么让我从你们这些家伙的身份开始梳理吧。”


  在剑拔弩张的当下，克拉米继续说道。


  “当前代家主去世以后，对于主人而言侍女们就是‘很多余的’。如果就此解雇的话，等你们回到老家以后，只会成为下等贵族——啊，不好意思，是高等庶民中的饭桶——我说的没错吧？”


  大家都被这个爆炸性发言惊呆了，然而克拉米却毫不在意地继续说道。


  “因此对于尼尔巴连家的祖先——不对，对于老家而言这是很没面子的吧？”


  ——话音刚落。


  此时侍女们好不容易回过神来，并准备怒斥她时，接着——


  “啊，我想起来了！我的身份是——‘奴隶’啊！如果主人问起的话，那么可怜的身为奴隶的我只能把你们刚才的侮辱如实禀报了啊！我总算想起来了，怎么能忘了这种事呢！”


  克拉米再次稍作停顿，然后说。


  “但是……奇怪？我记得好像所有人都侮辱过了……看来会很有趣呢。”


  接着脸上浮现出了菲尔一样的微笑，同时亮出了五枚硬币。


  “让我们打赌谁会先被开除吧——话说，真可惜。我手上可没赌本啊。毕竟这些钱都只是寄放的而已，我只不过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可怜奴隶罢了。”


  接着——克拉米就穿过了面面相觑的女仆们的身边。


  她一边聆听着背后响起的议论，一边说——


  “菲，今天我钓到大鱼了哦？”


  当然，是用谁都听不见的声音自言自语，接着便脚步轻盈地扬长而去了。


  *


  ——傍晚，尼尔巴连邸的大厅。


  菲尔将五名侍女招至面前。


  侍女们全都心里有数——但还是保持沉默观察菲尔的样子，她们都猜测克拉米已经告发了“嘲笑”的事，所以每一个人都紧张地等待菲尔开口。


  然而，菲尔开口问的却是——


  “我就直说了，是哪一位偷走了我寄放在奴隶那里的硬币？”


  ——出乎意料的质问，侍女们全都惊呆了。


  如果只是质问侮辱的事情，那么还是有办法辩解的，但是间接的偷盗——会被立刻开除。


  而且一旦背负这项罪状的话，就不可能再找到工作了——


  “那、那个，您、您说的事情我不是很明白——”


  伴随着带头侍女充满恐慌的声音，其他四人也一起点头。不过——


  “是吗？这样啊……那么所有人把随身携带的东西都放到桌子上来吧。”


  听到这句话，大家便准备把围裙口袋里的东西都拿出来——然而——


  在口袋里。她们的指尖却因为——硬币的触感而冻结了。


  在等待的时候，菲尔则开口询问身旁面无表情的克拉米。


  “奴隶小姐？我以盟约之名发问……那些硬币真的没了吗？”


  “是的，主人……但是，究竟是在何时何地被拿走的，这我就不太清楚了……”


  接着克拉米好似真心感到愧疚一般低下了头，见状，森精种的侍女们便焦急了起来——并且拼命思考。


  ——根据“盟约”的规定，奴隶是根本不可能对主人撒谎的。


  而且如果只是菲尔寄放的硬币的话，由于“十条盟约”的存在，也是不可能掠夺的。


  那么一定是有谁向克拉米“发动游戏进行了抢夺”。


  而这等于是——针对菲尔·尼尔巴连的，间接的偷盗。


  如果仅仅根据克拉米的指认而解雇她们的话，会显得证据不足。


  但是，硬币在自己口袋里这件事——是铁证。


  突然，所有人的脑中都响起了克拉米的话语。


  ——多余的侍女……所有人都在侮辱……首先被解雇的是谁呢——！


  就在这个瞬间——所有人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。


  为了避免因为侮辱主人而被解雇，所以某一个人向克拉米发动了游戏抢走了硬币。


  现在每个人都在想“那个人偷偷把硬币放入自己的口袋，伪造比侮辱更严重的罪行而避免被解雇”！


  而且——“那个人最后还能拿走另外四枚硬币”……！！


  于是她们便对身边的人产生了怀疑，并且互相试探，而低着头的克拉米的内心则发出了嘲笑。


  ——没错。


  我就知道会这样。


  事情就会这样发展，肯定会这么发展——而且只可能这么发展吧。


  （我其实对菲说谎了，而且硬币本来就是我的东西——如果她们知道的话就另当别论了。）


  这种程度的伎俩，我一个人就能办到。


  这是克拉米根据空的记忆中展现的一些皮毛而已。


  根据“十条盟约”规定，“掠夺”确实是被禁止的。


  但是——“赠与”却并没有被禁止。


  另外，就算是在擦身而过时掉进口袋里的情况——也算是“赠与”。


  要说这么做会造成什么后果——就像如今眼前发生的这样。


  而且想到利用史蒂芬妮·多拉进行的“确认实验”的这段记忆，克拉米就暗自发笑。


  ——空把自己的内衣放进了史蒂夫的口袋，那个时候她的反应真是——


  ——啊，差不多该发生点什么了吧，此时克拉米把头抬了起来。


  “不是我干的！请您看看，我这里什么都没有！”


  克拉米唯一一个没有偷放硬币的人——带头女仆刚说完。


  “她、她说谎，犯人就是她！而且她一直说菲尔大人是尼尔巴连之耻！”


  没错，剩下的四个人都坚信她就是犯人——这一幕反而有些不可思议。


  “——什！？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！？你经常和诺埃尔家的管家见面，向他报告尼尔巴连家的情况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！？”


  ——接下来，精彩的揭短大会便隆重开演了。


  在这片喧闹的互骂声中，菲尔露出了媲美太阳的微笑说道。


  “我总～算全都搞清楚了，原来我的家里全是一无是处的害虫啊♪”


  现在，菲尔便拥有了“开除她们的正当理由”。


  只要让她们都冠上利用肮脏手段偷盗主人钱财的罪名。


  即便菲只不过是被其他名门蔑视的存在也不会动摇。


  这群偷盗主人钱财的家伙，接下来会在哪就职呢？


  克拉米微微一笑，而菲尔也笑着和她交换了视线，然后带着侍女们离开了。


  “接下来～我要一个一个单独听取证言哦～♪”


  目送着这群人离去的背影——克拉米突然想起了一句话。


  本来自己应该不知道这句话的——恐怕这句话原本属于空的记忆吧，那就是：


  ——“天下之难事，必用于易，千丈之堤，以蝼蚁之穴溃。”（译注：原文是天下の難事は必ず易きよりなり、千丈の堤も螻蟻の穴を以て潰ゆ，其实这句话原来就来自中国，摘自《老子》。）


  （从文面来看的话——是说无论多大的事都是由细节构成的，堤坝也会因为蚂蚁的巢穴而崩毁，好像是这样吧。）


  ——但是，空好像并不是这么理解的。


  好像记忆里还附有“空自己的解释”，想到这个，克拉米立刻就理解了。


  “所有的事情都很单纯。无论多雄伟的要塞都会因为一些小漏洞而崩溃——确实很像他的解释。”


  就像只要有“四枚”硬币的话——也能毁灭一个森精种团体。


  然后，克拉米一边玩弄着仅剩的一枚硬币，一边笑了出来。


  *


  这里是尼尔巴连邸的正门庭院。


  在这片庭院中的一个木桌旁，克拉米正喝着茶。


  ——至于那些从出生开始就一直虐待自己的家伙们。


  此时她正望着她们接二连三拿着行李被赶出尼尔巴连邸的样子。


  “……这大概……也是复仇的一种吧。”


  虽然如此低喃，不可思议的是克拉米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实感。


  跟那些会对这种事感到反感的人不同，自己产生的是畏惧和震撼。


  如今比起成就感，反而感觉这次用的方法十分滑稽，而自己正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。


  偶然间看到了带头侍女——订正，是原侍女。


  “——”


  看到这一幕的瞬间，自己的嘴角微微扬起，此时克拉米才意识到。


  自己或许已经深受空的记忆毒害了吧。


  而此时——终于注意到这张笑脸的森精种侍女突然睁大眼睛喊道。


  “……你、你这家伙……难、难道说，耍了我们……”


  与歇斯底里的她相反，克拉米用平淡的声音加以掩饰。


  “劝你不要在意这种事哦，你已经因为罪行败露而被尼尔巴连家开除了——”


  接着她的摆出了死神一般的笑容。


  “而且——你还想让人们给你贴上标签，认为你是 ‘被卑微的猴子耍了的无能’吗？”


  ——那也无所谓，只要你承认被人类种耍了就行。


  然后你就可以抬头挺胸，大肆宣扬自己的无能了——这些都请你自便。


  当克拉米说完这些后——她看见那个血色尽失的森精种冻在了原地。


  哈哈——克拉米感觉这样还不错。


  原本对于森精种“大人”而言，奴隶连畜生都不如。


  而如今她对自己的态度并不是轻蔑或者愤怒，而是震惊和——恐惧。


  “恩……感觉很愉快呢。在这里欣赏风景果然还是物有所值的。”


  “啊……啊……”


  看着瞠目结舌的侍女，克拉米想道。


  现学现卖有点无聊——所以还是稍加修饰——不行。


  如今，没有什么比那句话更恰当的了，就是克拉米在那天听到的，那句话。


  现在自己只想说那句话，这句话已经就在嘴边了——那就是。


  “——别太小看人类哦♪”


  克拉米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到底是什么表情呢。


  连她自己也不清楚，记得的只有森精种因为恐惧而抽搐的嘴脸。


  看到这一幕她觉得很痛快。


  “那么，请腿脚不便的原侍女小姐多多保重。祝您能在‘地狱’有个好归宿。”


  说完，克拉米便挥手告别，而森精种则是连滚带爬地落荒而逃。


  ——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场游戏，输赢早在开始前就已成定局了。


  就像空用抛硬币吞并东部联合时，在他把硬币抛起之前，胜负便已经决定了。


  那么是不是可以这么想呢？


  既然胜负在游戏开始之前就已经决定了——那么，也没有必要去参加游戏了吧？


  “——嘛，空大概会这么回答吧……‘不战而胜太无趣了’，他真的太恶劣了，为了复仇我会全力以赴的。总有一天我会超越你的——哼！”


  “克～拉～米～～❤”


  克拉米刚准备起身离开，某人便优雅地抱了上来，看上去像是飞扑过来——不对。


  菲尔真的是利用魔法从两楼飞了下来，并且紧紧地抱住了自己脖子，然后用极其温柔的声音说。


  “呵呵呵～从今天开始，这栋房子里终于就只剩我和克拉米了哦～❤”


  ——哈？


  “等、等一下菲，难道不止那五个人，你把‘所有人’都解雇了吗！？”


  原先克拉米确实是准备进行“扫除”的。


  但是并没有计划进行如此彻底的“大扫除”。


  然后菲尔却笑着问她。


  “恩？克拉米不是这么计划的吗？你不是计划让她们互相猜忌，然后只要单独审讯的话，那么不就能把大～家的罪行彻底曝光了吗？”


  克拉米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出了陌生的知识。


  ——“囚徒困境”——（译注：“囚徒困境”是1950年美国兰德公司提出的博弈论模型。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关入监狱，不能互相沟通情况。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，则由于证据不确定，每个人都坐牢一年；若一人揭发，而另一人沉默，则揭发者因为立功而立即获释，沉默者因不合作而入狱十年；若互相揭发，则因证据确实，二者都判刑八年。由于囚徒无法信任对方，因此倾向于互相揭发，而不是同守沉默。）


  由于菲尔当时命令“单独听取证言”——


  “如果她们互相帮助的话，我明明还准备酌情处理的，结果她们竟然互卖队友了哦～♪没想到所有人都犯下了有辱家名的罪行呢～而且她们甚至还把自己老家和其他名门的机密都供了出来，呵呵～❤”


  ——如今已经不必再大惊小怪了。


  本来确实准备“钓大鱼”的，然而菲却棋高一招。


  这不仅是“钓大鱼”——简直就是“乱捕”，更确切地说是“根除”。


  跟这比起来——自己的计谋简直不值一提。


  “接下来～就是我和克拉米的二•人•世•界•了♪我们的爱巢终于完成了哦～❤”


  ——总觉得，坠入地狱的恐怕是自己。


  克拉米就这样被扑倒在草地上，同时菲尔肆无忌惮地蹭着她的脸，她慌忙说。


  “f、菲，稍微，冷静一点，好吗？万一有人看到的话——”


  “啊，也对……那我就去打扮一下，然后在卧室里侍寝吧♪”


  “我不是这个——意思啊啊啊啊啊啊！！”


  可能是使用了转移魔法吧，菲尔的身影就这么消失了，而克拉米则抱着头大喊。


  此刻她的脑中浮现出了——


  ——无论是森精种还是神我都会一网打尽——说着这句话的空的姿态。


  那么自己超越菲尔这种事也可能发生吗——？


  “你在说什么丧气话啊，克拉米•杰尔！！接、接下来要打败更多的人，怎么能输呢！”


  ……是啊，而且决不能输。


  不过——这并不是因为自大。而是因为自己，很强……


  *


  在深夜的尼尔巴连邸，菲尔的卧室响起了敲门的声音。


  “唔～克拉米你好慢哦！我已经等不及了哦！？”


  菲尔赌气地说，克拉米也没有不识趣地问“在等什么”，而是直接回答。


  “那个……其实呢，因为菲你把所有的侍女都解雇了，所以家务都得由我独自处理了啊……即便只是洗一个枕头和一件衣服。”


  虽然克拉米抱着枕头发出抗议，但是菲尔却对她说。


  “反正不久以后我们就会放弃这座房子了吧，所以只要打扫这件屋子就够了，就算真的要扫除，我用魔法就很快能解决了哦～”


  现在确实正在按照空的计划，准备让爱尔文·加尔得从内部瓦解。


  所以本来就不打算在这座房子里待很久，因此为了避开那些侍女的眼线，才必须尽快将她们解雇。


  而且——如果计划顺利的话，离开这座房子的时限也就不远了。


  但是——计划的事暂且不提，克拉米无奈地问。


  “……明天的早饭，该怎么解决呢。”


  “啊——……嘿、嘿嘿，我、我很期待克拉米亲手制作的料理哦❤”


  就算是菲尔也是有缺点的，对此是该感到安心呢还是傻眼呢。


  不管这些了，克拉米叹了口气便走进了房间。


  ——但是。


  “唔，克拉米啊，你这件衣服很没情调哦～”


  “情、情调……别瞎说了啊，我只有两套衣服而已——”


  “这样可不行哦～♪这是我们值得纪念的初夜哟，必须配合气氛穿得漂亮点才行嘛。”


  “才不是什么初、初夜呢——”


  突然，一股精灵席卷了正在反驳的克拉米。


  此时克拉米发现菲尔的眼眸闪过一丝凶光——


  “稍——等！？”


  克拉米瞬间成为了全裸待机的姿态，她急忙遮住敏感部位并准备大声尖叫。


  ——此时，菲尔却笑着说。


  “好了，这样就好了哦～”


  “……太乱来了……居然用魔法。”


  现在一件质感奢华的丝质睡袍正裹在克拉米身上。


  面对佩服不已的克拉米，菲尔只是轻轻一笑。


  毕竟这只是——“用幻觉魔法编织”的衣服而已。


  在菲尔看来，此刻克拉米的每一寸肌肤都能尽收眼底。


  而且菲尔一旦睡着的话，术式就会解除——早上起床的时候就会变成全裸了，不过菲尔却笑着什么都没说。


  “好了，克拉米♪赶快过来吧～”


  然而，看到菲尔激动地拍打床铺的光景。


  “——总觉得不会发生什么好事……不过，算了吧。”


  以前因为有侍女在，所以菲尔和一起睡觉的时候，只能睡在奴隶房间的草席上。这是第一次在菲尔的——对于菲尔来说能安心入睡的——床上一起睡，自己对此多少感到有些愧疚，所以就乖乖躺到床上了。


  接着——克拉米的身心便瞬间被这极致的舒适感征服了。


  明明有如此舒适的床，却还是为了自己睡在那张草席上。


  因为这份歉疚，让克拉米有些不安，然而——


  “……克拉米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”


  “——咦？那个，什么意思？”


  克拉米有点莫名其妙，然而菲尔仍在轻声道歉。


  “其实克拉米你也察觉了吧？如果我真的期望克拉米获得幸福的话，那么我应该舍弃一切，带着你离开爱尔文·加尔得远走高飞的。”


  “……”


  ——如果说自己完全没察觉的话，那只不过是在撒谎。


  接着——


  “但是，我很害怕哦……因为克拉米是……人类种啊。无论如何你都会比我……先去世的。当失去克拉米后，我就只能一无所有地度过余生了……毕竟我们种族不同，所以也不会生下自己的孩子……”


  “——虽然你在说很严肃的事情，很抱歉我要打断一下。那个，孩子是不是有点……”


  ——森精种一般都拥有千年的寿命。


  就算凭借菲尔的魔法，克拉米也只能活两百年不到的时间。


  接下来呢？菲尔该怎么办呢——所以自己才一直装作没察觉这一切。


  但是——


  “……那个，菲……你为什么愿意为我做到这种地步？”


  那一天。克拉米再次想起那一天菲尔对自己提起掠夺艾尔奇亚的事情。


  自己很仰慕菲尔，而菲尔很宠爱自己这件事也让自己觉得庆幸。


  然而克拉米至今仍然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，菲尔却说。


  “因为我在克拉米身上，看到了自己没有的东西……现在你该懂了吧。”


  回答的同时，菲尔脸上露出了宛如太阳般的耀眼笑容，而且这间深夜的房间仿佛被瞬间照亮了。


  “——？你说的是什么……”


  克拉米还是满脸疑问，菲尔继续微笑地回答。


  “我要创造出能让克拉米幸福的场所……但因为我的胆怯所以没有付诸行动，而且当时我也无法相信克拉米——这就是真正的我哦……所以说——”


  “……别再说了，菲。”


  为了打断菲尔的道歉——不对，是忏悔，克拉米说道。


  “我，当时肯定也不会相信的啊。”


  “……咦？”


  克拉米微微露出苦笑，同时说出了与空共享的记忆。


  “艾尔奇亚王座决赛的时候，空是这么说的吧——你就放心地交给我吧。”


  菲尔因为这突如其来的话题有些不知所措。


  但是克拉米苦笑着继续说道。


  “这种话当然不可能相信吧。而且，那家伙真的打从心底认为‘当国王很麻烦’……即便如此——他仍然坚持要与我们一决胜负的理由，却很搞笑哦。”


  “‘因为我看你不顺眼’——仅此而已。”


  “……”


  “当时我主张的战略实际上是菲的战略——那根本不是我想出来的。”


  接着，克拉米自嘲地摇了摇头。


  “人类种是无法战胜其他种族的。当时的我还是被这种奴隶的本性束缚，所以我自己也不相信人类——然而他，却敢对菲的战略指手画脚。当时如果是由‘我们’来制定战略的话……或许他真的会放弃比赛吧。毕竟他们俩——只是‘玩家’而不是‘政治家’。”


  没错——所以政治家的工作全都丢给了史蒂芬妮·多拉。


  他们很了解自己。他们很清楚自己就算赢了游戏，也没有引导民众的才能。


  “但是，我们现在已经——不同了。”


  如今克拉米看着屋顶的眼睛。


  已经不再是原先菲尔熟悉的，虚空的眼睛了。


  那双眼睛好像——在寻求着什么，而且是以那个为目标看着遥远的彼方。


  “我已经依赖菲太长时间了，而且也添了很多麻烦。所以请不要再更加自责了，你要答应我哦。所以菲，接下来——请听听我的请求。”


  已经不用再逃避了——所以。


  “——菲，请你，帮帮我吧？”


  “当然可以哦～让我们一起白头偕老吧。”


  ——速答。


  听到这个回答，克拉米情不自禁地落泪了。


  “我们要合二为一，无论是手、脚还是身体都要合体，然后一起努力哦。”


  ——连绵的回答让自己的内心泛起了一丝涟漪。


  ————不对，克拉米意识到。自己从很早以前就已经喜欢上她了。


  “……那、那个，菲，那个……我喜欢菲哦？”


  “恩❤我也是最～喜欢克拉米了哦～？”


  “恩，那个，我很高兴……不过还有一件想确认的事，我们——”


  “恩？我们也是‘搭档’哦♪”


  “啊，恩。我们不止是主仆关系——话说这个‘搭档’指的是——”


  ——此时想起了以前缔结的那个暧昧的“奴隶契约”。


  还有现在菲尔口中的“搭档”。


  菲尔在说着这些的时候，到底有几分是认真的呢——


  看着沉思的克拉米，菲尔的眼中露出了些许不安。


  “克拉米……果然你很在意……种族的障壁吗？”


  “才、才没那种事！我永远都只相信菲——”


  听到这句话，菲尔便恢复笑颜双手合十。


  “那么～性别的障壁也不用再管了吧～❤”


  “不对等一下！稍等一下——怎么会这样！为什么会冒出这种话题！？”


  “我可是爱着克拉米的哦……克拉米呢……？”


  菲尔露出不安的表情如此询问，此时克拉米感到有些迷茫。


  森精语种中的“爱”和人类语中的“爱”稍微有点不同。


  在森精语中，家族爱、友爱等等很多情感都能用“爱”来概括。


  然而在人类语中，对一个人提到“爱”的时候，那个……恋爱的意味比较浓烈。


  “……你——不爱我吗？”


  如今菲尔已经一副泫然欲泣的表情了，而且声音也有些微微颤抖，见此情景克拉米只能狼狈地回答。


  “啊啊啊，爱你，我当然爱你！所以别摆出这种表情了！！”


  接着，好像摘下了面具一样，菲尔的脸上再次堆满了笑容。


  “太棒了❤这就算口头承诺了哦，我们是两情相悦，这样就没任何问题了哟♪”


  刚说完，菲尔便迫不及待地准备亲手脱下克拉米的衣服，见状克拉米忍不住大叫。


  “不要脱啊！我、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！”


  “太好了，我又得到口头承诺了哦，那～我就在多等一阵子吧♪”


  ——这很明显是在戏弄自己，接着菲尔便爽快地停手了。


  但是，克拉米仍然战战兢兢地问。


  “……那、那个，菲……你刚才，是在开玩笑吧？”


  “恩～？我没有开玩笑哦？”


  “——咦，那我还是回自己房间吧！为了自己的贞操！”


  “嘿嘿～没关系的哦，我不会那么快吃了你的哦～♪”


  “我觉得自己马上就会被你吃掉了，难道是错觉吗！？”


  “……其实我也……搞不懂自己哦。”


  ——突然间，菲尔的声调下降了几分，克拉米也冷静了下来。


  “我并不是克拉米的家人……况且普通的森精种肯定不会对人类种如此执着……我也觉得自己很奇怪，我很清楚这点哦……”


  菲尔看上去就像个十几岁的少女。


  但是严格来说，她实际上已经活了半个世纪了。


  为什么她会对克拉米如此执着呢——答案是“不知道”。


  “对于森精种而言——我在克拉米身上看到了自己没有的东西，这是真的哦。而且……我想抱住克拉米的感情，还有我对克拉米诉说的话语都是发自真心的哦。”


  说完她便低下了头，这是她第一次说出真心话。菲尔继续困惑地说。


  “所谓的挚友应该是更加轻松的关系吧。既不是亲人也不是家人，更不是奴隶。”


  “……菲……”


  接着——菲尔抬起头说道。


  “还是说～克拉米很抗拒接吻吗❤”


  “——哈！？”


  “这样算是NO吧，那么果然我们关系就像是恋人、夫妻——”


  “啊啊啊，我回去了！”


  “咦——克拉米明明说过‘我是只属于菲的奴隶’的哦！”


  “我、我我我确实说过！但并不是那种意——”


  面对抓狂的克拉米，菲尔露出失落的表情问道。


  “那么…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克拉米……讨厌这样？”


  “——————啊，这个问题还是放过我吧！还有那个表情太犯规了，请高抬贵手吧。”


  此时克拉米察觉自己快哭出来了，便把头埋在了枕头里。


  她知道现在自己肯定被戏弄了。


  毕竟她们有不浅的交情，所以她也注意到其中夹杂了很多肺腑之言。


  ——为什么身为异族的菲会如此信任自己呢？对此心里还是有底的。


  克拉米很清楚菲尔比自己优秀多了。


  对于自己而言菲尔是怎样的存在呢？她们并不是单纯的主仆关系，也没有血缘关系。


  她们拥有的只有友情和信赖，甚至能将生命交付给对方吧——这点恐怕有些困难。


  本想试着查阅一下空的记忆——但是那两个人异常过头了，完全无法参考。


  ……克拉米继续思考，如果自己站在菲的立场上会怎么想呢。


  比如说，和菲接吻——


  “——不对！！不、不是这样的！接吻的话不就成别的关系了嘛！？”


  “切，发觉了吗……果然克拉米长大了呢……”


  菲尔轻轻咂舌，然后嘴角一扬。


  “已经迟了哦♪一旦意识到的话感情就会发展哦～？”


  “啊啊啊啊啊、我听不见啊啊啊，睡吧睡吧睡吧！”


  如果真的跟这个肉食性百合女交往的话，到底会被如何侵犯呢？


  克拉米失声尖叫，好不容易才取回理性，最后她决定摒弃杂念赶紧入睡。


  *


  ————…………


  不知过了多久，克拉米终于安然入睡。


  菲尔看着那张睡脸思索着。


  为什么自己会戏弄克拉米呢，她自己也搞不懂。


  如今她凭借森精种的血统——也称之为理性，正在扪心自问。


  ……为什么自己会如此在意于一个人类种呢？


  本来，自己只是想奖赏一下克拉米的，但是自己的理性却被汹涌的激情吞噬。


  ……菲尔意识到，如果是为了克拉米的话，自己会竭尽全力的。


  想到这里，自己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那两人——空和白的身影。


  “本来还以为克拉米拥有空先生的记忆的话，应该会明白的……看来还是不行啊。”


  从克拉米的反应来看，就连空也不了解这种感情。


  ——稍微有点伤心。


  不过，就算她无法回应自己，这份感情还是不会变的。


  就像以前一样，自己只要顺应这份感情，和克拉米同舟共济就行了。


  这样就好——只要这样就足够了。


  “……因为‘十条盟约’的存在，所以是不可能强迫对方的，但是睡着了的话会如何呢……”


  如果——菲尔突然心生一念。


  趁克拉米熟睡的时候，强吻吧。


  如果说，强吻没有被禁止的话。


  这就意味着自己和克拉米是两情相悦的——这样不就能知道她的心意了吗？


  ……


  “唔～～～……恩！果然还是忍耐一下吧♪”


  毕竟，自己还是希望初吻能成为两人珍贵的纪念。


  呵呵～菲尔一边笑一边下定决心。接着——她察觉一件事。


  “如果空先生他们真的能打败唯一神的话，那么克拉米的寿命和种族都不用担心了吧。”


  ——那么必须协助空的计划。


  但是，最后击败特图的人会是我们。想到这里，菲尔微微一笑。


  空，不对，那对兄妹只不过是在享受游戏。


  虽然他们确实是强敌，但是自己在别的方面比他们更强。


  他们确实是出色的玩家，不过——只是小鬼罢了。


  菲尔很清楚这点。而且克拉米既然拥有空的记忆的话，那么也应该察觉到这点了。


  我们不是单纯的“协力者”——


  而且还有一个——可以凭借盟约而摆脱束缚的手段。


  “‘我会和你们再玩一次的，所以随时欢迎你们来一决胜负哦’——你这么说过吧……我会奉陪到底的哦～♪我会如你所愿让你们输得体无完肤的哦……❤”


  此时菲尔的脸上露出了残暴的笑容，然后准备入睡。


  看来，就算是克拉米还是菲尔，她们也并不是能坦率接受失败的“大人”。


  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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